
第二十一章 民心軍心雙得 

杏花村口，虞柏舟看見素素扛著顧今朝，神色冰冷，胸口起伏得厲害，拳頭捏得

咯咯作響。 

莊牛見狀，低聲安慰他，「老大，平靜點、平靜點，素爺還是愛你的……」 

「……」虞柏舟現在已經不知道該如何安慰自己了。 

素素一看見虞柏舟，「呀」了一聲，扔沙袋似的將顧今朝給扔了。 

顧今朝臉著地，吃了一口的泥灰。 

李大狗「嘿嘿」一聲，「老大你看，素爺還是愛你的。」 

偏偏蘇周淡淡補了一句，「素爺這是心虛吧……」 

「就你話多！」李大狗打了一下蘇周的屁股，順手揪了一把，「阿周，看不出來

你這麼工於心計，你這樣不是挑撥老大跟素爺的關係嘛！」 

「你別誣陷我啊，你說就說，幹麼動手動腳！」蘇周一臉委屈的揉了揉自己的屁

股。 

素素見到虞柏舟就忘乎所以，將背上的顧今朝隨手一扔，朝著虞柏舟衝了過去，

輕輕一躍跳進了虞柏舟懷裏，她用手圈住他的脖頸，雙腿纏上他精壯的腰身，「啾」

地一聲在他右臉親了一口。 

被素素這麼一親，虞柏舟心底啥怨氣都散了。他抱住素素，摸了摸她的後腦杓，

問她，「有沒有受傷？怎麼搞成了這副模樣？瞧妳，衣服都破了。」 

素素搖搖頭，咧嘴一笑，「沒有，沒有受傷，新來的不敢欺負我。」 

「妳下來。」虞柏舟歎了一聲，素素靈巧的從他身上跳了下去。「側身對著我。」

他柔聲吩咐素素。 

素素甜甜一笑，笑起來臉上有兩個小酒窩，看起來傻乎乎地。她側過身對著虞柏

舟。 

「阿周，把你的針線給我。」虞柏舟伸出手，蘇周乖乖從懷裏摸出針線放在他手

心。 

針線蘇周已穿好，虞柏舟接過針線捏住素素的破袖子，動作很輕地一針一線開始

替她將袖子的破口處縫合。 

一群大男人乾站在一旁，看著他給素素縫袖子。 

顧今朝顫巍巍地站起來，張口想問什麼，虞柏舟卻搶先對他說道：「你不用問了，

對，小爺就是斷袖，喜歡阿素。」 

「……」顧今朝臉色沉沉，看來虞柏舟為了保護常素素的身分，寧願墊上自己的

聲譽。 

不等顧今朝開口說話，素素噘著嘴巴指著他告狀道：「柏舟，新來的人面獸心，

他身手好棒，瘸了腿還能以一敵多呢！」 

「哦？」虞柏舟抬眼跟顧今朝對視。 

聞言，泡腳小分隊面面相覷。 

莊牛質問顧今朝，「兄弟，你裝得很好啊！你到底是什麼人？那些人為什麼要置

你於死地？」 



虞柏舟替素素縫好袖子，將線打了個結，用牙齒咬斷線頭。他淡淡掃了一眼顧今

朝，聲音冷冽，「因為你，我們兄弟幾個差點喪命。怎麼，你還打算瞞著我們？」 

顧今朝嗤笑了一聲，搖搖頭看著虞柏舟，「虞柏舟，你認為我是什麼人？」 

這話聽起來奇怪，李大狗上前一步，「你這人好奇怪，你不說我們怎麼知道你是

什麼人？」 

顧今朝卻只看著虞柏舟，定定說道：「顧今朝。」 

虞柏舟手上頓了下，隨即淡淡「哦」了一聲。本來他應該給顧今朝跪下，可是他

現在心情不好，不想跪。他沒揍他，已經很仁慈了。他故意岔開話題道：「我們

救了你，是不是可以破格提拔？」 

顧今朝看著虞柏舟那淡然的表情，一時竟覺可笑，大半年前在皇宮見到的那位溫

潤公子，如今可是判若兩人。 

「你們若能保本王平安歸營，本王便破格提拔你們。」 

顧今朝一口一個「本王」，讓素素和泡腳小分隊陷入疑惑中。 

素素扭過頭問虞柏舟，「不是只有王爺才能自稱本王嗎？他為什麼……」 

「梳子。」虞柏舟攤開手跟李大狗要了一把梳子，將素素凌亂的頭髮梳開，不慌

不忙地解釋道：「他是當今三王爺顧今朝。」 

泡腳小分隊齊齊「哦」了一聲，然後撲通一下齊刷刷跪下。 

莊牛抱著拳頭看著顧今朝，「王爺，俺上有老下有小，俺之前有得罪之處，您大

人不記小人過。」 

李大狗也拱手道：「王爺，還有個年輕姑娘等我回去娶她，之前有得罪之處望海

涵，日後我李大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也認錯，以後我的床榻王爺您隨便睡、隨便睡。」蘇周跪在地上望著顧今朝，

「王爺您以後衣服破了，我可以給你補……」 

素素這才弄明白，原來這個新來的跟二王爺不是拜把子兄弟，而是親兄弟。她一

臉雀躍地看著顧今朝，「王爺，我昨天救了你，你是不是應該賞賜我們點什麼東

西？」 

「妳想要雞腿？」顧今朝問她。 

素素小雞啄米似的點頭，「雞腿，一百隻！」 

「五十隻雞，妳可真是海量。」顧今朝咳了一聲，問虞柏舟，「剛才你們過來時，

有沒有遇見黑衣人？」 

「被咱們殺了！」莊牛站起來拍拍自己膝蓋上的塵土，對顧今朝說道。 

「我們得趕緊離開這裏，不能原路折回，必須得從山下繞路走。我打探了一下，

從這裏繞路回營大概得有兩天的路程。」虞柏舟說道。 

顧今朝點頭「嗯」了一聲，「繞道安全。」 

素素一晚上沒見到虞柏舟，這會兒也顧不得顧今朝的眼光，一路上死死拽著虞柏

舟的胳膊，死活都不鬆開。 

泡腳小分隊為了不讓顧今朝懷疑素素的身分，一個勁的跟他解釋，「王爺莫要奇

怪，老大他就是好這口，素爺也好這口，你可別嫌棄他們。」 



泡腳小分隊此舉，怎麼看都讓顧今朝有一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 

「本王不嫌。」顧今朝看著素素跟虞柏舟，心裏百味雜陳。 

一路上虞柏舟對素素噓寒問暖，素素一路蹦蹦跳跳走累了，虞柏舟就背著她走，

到了山下的涼亭歇息時，虞柏舟還將最後一點乾糧給了素素。 

素素說腿疼，虞柏舟就幫她揉腿，她說腳疼，他就幫她捏腳，兩人就像一對小夫

妻，百般恩愛。 

顧今朝坐在涼亭裏歇息，撇過頭一直打量著「恩愛」的虞柏舟跟素素。莊牛給他

遞了一袋水，做為一個過來人，他現在十分能體會顧今朝的心情。 

「王爺，咱們也都是過來人。」莊牛笑嘻嘻道：「俺理解，理解。」 

顧今朝接過他手中的水喝了一口，臉上雖沒什麼表情，可心裏卻是—— 你理解

個屁啊！ 

素素已經接連兩次在見到虞柏舟後將他給扔在了地上，他對虞柏舟漸漸有一種看

不順眼的情緒，加上他一直惦記著在皇宮側殿驚鴻一瞥的紫衣鵝油捲姑娘，雖然

現在鵝油捲姑娘變成了小霸王，但他腦海中對素素的第一印象是磨滅不去的。 

所以，他現在大概是拿虞柏舟當……情敵。 

鵝油捲姑娘不僅人善甜美，還實用，這要是以後娶回家，侍衛便可以省了。 

李大狗見顧今朝一直盯著虞柏舟，心裏誤會了他的想法，便湊到他身邊咳了一

聲，「王爺，我們老大可不是一般的斷袖，他只斷素爺一人，其他男人看都不會

多看一眼，王爺您瞧我，長得俊人又能幹，我這樣的想給老大當小妾，他還不要

呢……」 

噗——  

顧今朝被一口水嗆住，他扭過頭看著李大狗，這人可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男人

當小妾，他還是頭一次聽說。 

歇息過後，一行人又繼續趕路，路過稻香村，虞柏舟知道素素食量大，特意拿了

身上一塊值錢的玉飾交給蘇周，讓他去瞧瞧哪家願意殺頭豬款待他們六人。 

蘇周拿著玉飾進了村，片刻後氣喘吁吁跑回來，拍著胸口大喘一口氣道：「老大、

老大，村子裏別說豬了，連雞鴨都沒了，昨夜大奴人來村子裏洗劫了一遭，村民

家中壓根都沒糧食，還死了不少人。」 

虞柏舟跟顧今朝不約而同看了對方一眼，齊聲道：「進去看看。」 

村子裏一片蕭條景象，路邊還有一些村民的屍體沒被收走，素素看見一個老爺爺

躺在血泊中，一條土狗蹲在他身邊不停地舔他冰冷的臉頰，邊舔，喉嚨裏邊發出

嗚嗚叫聲，似乎在哭。 

素素扯了扯虞柏舟的袖子，也是淚眼汪汪的，「柏舟，你看大黃在哭。」 

一行人順著素素的手指瞧過去，看見大黃狗一邊舔死去主人的臉，一邊對著天空

「嗚嗚」叫喚，聲音淒厲，不禁讓人心中生了幾分淒涼。 

「該死的大奴人！老子要宰了他們！」李大狗紅著一雙眼睛，舉著刀在空中揮了

揮。 

素素鼻子酸酸的，她掃了一眼路中央躺著的十幾具村民屍體，眼淚撲簌簌往下



掉。她吸了吸鼻子，掏出手帕走過去擦了擦老爺爺脖子上的血，又道：「柏舟，

我們先把村民找個地方埋了吧。」 

「好。」虞柏舟轉身吩咐泡腳小分隊，「大狗，你去村民家裏看看能不能找到鋤

頭。大牛，你去讓活下來的村民一起來幫忙埋人。蘇周，你幫著素素打理屍體。」 

交代完他們，虞柏舟又扭過頭對顧今朝說：「你雖貴為王爺，可為民做事也是應

該，你跟我一起去找點吃食。」 

顧今朝沒有拒絕，「嗯」了一聲。 

素素摸了摸大黃狗的頭，安慰牠，「阿黃不哭不哭，你爺爺睡著了。」她看著大

黃狗這樣實在覺得好心疼，心疼這裏的村民，也心疼沒了主人的大黃狗。 

素素跟蘇周兩人將村民的屍體擦乾淨，整整齊齊擺好，莊牛跟李大狗帶了幾個風

燭殘年的老頭過來幫忙埋屍體。 

他們在附近找了個地方，挖了個大坑將這些屍體給埋了。 

虞柏舟跟顧今朝去村外的樹林裏打了兩隻肥實的野兔子，另外摘了一些野果子。 

村裏年輕力壯的男丁都跑了，剩下一些年邁的跑不動了，就在村子裏得過且過，

活為村上人，死為村下塵，本來就只有百口人的小村，現在只餘下十幾個老人跟

三個孩子了。 

待他們將死屍安頓好後，虞柏舟又在農戶家裏借了口鍋，將兩隻兔子就著菜乾燉

煮了滿滿一鍋。 

素素將兔子的內臟洗乾淨切碎，用野花椒揉了揉，然後切成小塊，又從農戶家裏

撈了一把泡酸菜切碎，放進大鍋裏爆炒出香味。 

農家小院裏坐了全村村民，人人手裏端著空碗，等待著兔肉湯和爆炒雜碎。這些

老弱村民個個飢腸轆轆，已經幾頓不曾吃飯了。 

素素給他們一人盛了一碗兔肉湯，每碗裏還都添了一小塊兔肉。分好大家的伙

食，素素只留了最小的一塊兔骨頭給自己。 

她端著碗剛在院子裏蹲下準備開吃，便見大黃狗帶著十幾隻小黃狗跑進院子，一

群狗齊刷刷在素素跟前坐下，一起歪著腦袋望著她。 

素素吞了口唾沫，把碗裏那塊兔子骨頭挑出來，抿了抿，戀戀不捨的扔給了一群

狗。 

虞柏舟一群大男人們什麼也沒吃，都還餓著，他們揉著肚子坐在院子裏盯著素素

逗狗。 

李大狗揉著自己空空如也的腹部，盯著那群大黃狗道：「一堆肉啊……」 

莊牛一巴掌拍在李大狗腦袋上，「厚臉皮的，你連自己同類都想吃！沒出息！」 

蘇周也道：「你沒瞧見素爺拿牠們當親兒子嗎？小心素爺揍你！」 

虞柏舟從村民嘴裏得知，村外一里處有大奴人紮營，大概有一、兩百人，村裏的

食物都被那些人給搶走了。 

他打算帶人去那裏搶食物。 

他這個提議一出，大家都熱血沸騰了起來，尤其是素素，聽說要去大奴人那裏搶

吃的，立馬變得神采奕奕。 



虞柏舟將自己和素素身上的值錢東西全給了村民，讓他們去鄰近的陵城安頓。 

素素取下脖子上掛著的玉墜，好不捨的放在手心裏搓了搓，哀歎一聲，「柏舟，

你還記不記得這個玉墜啊？」 

「嗯，記得。」虞柏舟看了一眼她拿出來的值錢物品，幾乎都是他以前送給她的。 

素素看了眼虞柏舟拿出來的值錢物品，發現他的東西也都是她送給他的。 

虞柏舟也拿了一個玉墜出來，跟素素脖子上掛著的是一對兒。 

素素將兩個玉墜放在掌心握了握，語氣異常捨不得，「這個玉墜是我十歲那年，

你送給我的……當時你說咱們一個人一個掛在脖子上，哪怕是睡覺時也能想著對

方。」 

虞柏舟「嗯」了一聲，寬慰她，「現在我們不需要這東西了，村民比我們更需要。」 

素素很懂事的點點頭，「嗯」了一聲，「對，只要你天天抱著我睡，我就滿足啦！」 

顧今朝掏出一枚腰牌遞給領頭的村民，囑咐他們道：「你們拿著這個去找陵城太

守，他會好好安頓你們的。」 

村民們對虞柏舟一行人感激不盡，對著他們又跪又拜。 

等安頓好村民，虞柏舟等人才安心離開。他們六人清算了一下自己身上的武器，

每人身上剩一把刀、一把弓、四十六支羽箭。 

他們躲在樹林裏觀察了一番大奴人紮營的情形，總共有十頂軍帳，帳外有十幾個

大奴人持械巡邏，在外巡邏的大奴士兵大約半個時辰交接一次。 

正好，虞柏舟打算試一試自己創建的五人陣法。 

莊牛一雙鐵臂以一敵十，可首當其衝在前頭開路，李大狗和虞柏舟斷後，以免莊

牛被偷襲。 

蘇周細心耐力強，箭術又準，留在隱蔽處發箭，替他們作掩護，素素則去打探食

物在哪個營帳，避開糧倉放火。 

顧今朝身上有傷不宜出手，便跟蘇周一起躲在叢林裏射箭。 

莊牛衝出去吸引大奴人的注意，一手提起一個捏斷喉嚨，虞柏舟跟李大狗則斷

後，清理其他人，但凡他們三人經過之處必定無人可擋。 

大奴軍營中弓箭手趕來支援，可十一個弓箭手不過片刻工夫，就被蘇周給一一射

殺乾淨。 

他們四人配合得相當有默契，素素也不閒著，她找到了放糧食的營帳後，特意避

開糧倉放了一把火。 

火勢「轟」一聲燃了起來，烏煙滾滾，鋪天蓋地！營地裏大奴國兩百多個士兵，

被虞柏舟他們殺了一半，另外一小半跑去救火。 

素素就趁著這工夫，從馬廄牽了五匹馬出來，將為數不多的糧食一一搬到馬背上

綁好，然後對著虞柏舟他們吹了吹口哨。 

蘇周跟顧今朝聽見素素的口哨聲便從小樹林裏跑出來，素素將載著最多糧食的那

兩匹馬分給他們兩人。 

隨後虞柏舟、李大狗、莊牛趕到，莊牛和李大狗各騎一匹馬，素素跟虞柏舟共騎

一匹。 



虞柏舟上馬後，將素素拉到自己前面坐著，揚起馬鞭抽在馬背上，戰馬抬起前蹄

嘶鳴一聲，邁開蹄子衝出了大奴營地。 

他們六人騎著馬帶著糧食一路狂奔至涼城外的一個小村子，村裏的一百多口人也

都沒了吃食。 

他們乾脆停下來在村裏發派糧食，這些米和肉乾剛好用來救急。 

兩國交戰，最受苦的莫過於邊界百姓。 

素素給村民們發完米糧，轉過身拍拍手，隨即將顧今朝摁在了牆上，衝著他邪魅

一笑。 

顧今朝捂著自己的胸，顫巍巍地問她，「妳……要對本王做什麼？」 

素素「嘿嘿」一聲，搓搓手開始脫他的衣服。 

一旁正在給村民發肉乾的虞柏舟撇過頭，一臉不痛快的將素素扯到身後，低聲訓

斥她，「妳一個姑娘家就不能矜持點嗎？」 

素素扁扁嘴好委屈，指著顧今朝說：「人家只是想從他身上找點腰牌之類的東西

給村民嘛，陵城坐擁銅山，物資豐饒，這些村民過去一定能過上好日子。」 

虞柏舟明白了她的意思，他捋了捋袖子，一本正經道：「這種事情，我來就好。」

隨後他轉過身，對著顧今朝一拱手，「王爺得罪了！」說完伸手扒開他的衣服，

從他懷裏掏出兩塊象徵皇家身分的玉牌。 

虞柏舟轉身將玉牌遞給村長，吩咐村長領了食物後帶著村民即刻啟程前往陵城。 

村長對著虞柏舟跪下，「敢問恩人尊姓大名？日後我等一定湧泉相報！」 

莊牛秉持著做好事不留名的俠義精神搶話道：「咱們做好事不留名，您老就別問

了。」 

素素嘟嘟嘴不高興，做好事不留名的話，那他們的努力豈不就白費了？ 

她踹了莊牛一腳，隨即轉過臉對著村長笑呵呵道：「村長，他是虞柏舟，虞大將

軍的兒子。」 

做好事當然要讓人知道，不然怎麼讓柏舟為天下人所知呢？ 

「原來是虞將軍的兒子！」村長衝著虞柏舟又是一跪，「我替村裏一百多口人謝

謝虞大恩人。」 

顧今朝在一旁很鬱悶，這虞柏舟和常素素竟然拿著他的人情去做好事。他覺得，

虞柏舟日後一定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不會比他爹差。 

虞柏舟如今是民心、軍心雙得，他日封將必定名揚天下，他的頭腦不似軍中老將

軍那般固執，很靈活，能做到以五敵百，這種指揮才能可不是一般的將軍能做到

的。 

在涼城邊界，大奴國共設立二十三個據點，每個據點有近兩百大奴人看守，虞柏

舟一行人已經拿下一個據點，晚上再路過兩個據點時，行動模式都跟先前一樣，

搶了糧食就放火燒。 

凌晨時分，虞柏舟帶著他們在附近的小村莊落腳，跟前幾次一樣，都將糧食分給

了村民。 

素素每分一次糧食，便指著虞柏舟對著分到糧食的村民說同一句話—— 「他是



虞柏舟，虞大將軍的兒子！」 

但凡他們所到之村落，素素都會留下虞柏舟的大名。 

兩天時間，他們經過八個村莊，燒了大奴九個據點營地。 

第二天日暮時分，他們一行人到達大齊軍營，當天夜裏，大奴單于伊瓦塔便將虞

柏舟的名字嚼了一遍又一遍。 

果然虎父無犬子，虞柏舟！ 

第二十二章 毛將軍與狗將軍 

顧今朝回營後，軍營裏擺出大陣仗迎接他們。顧今朝失蹤這兩日，顧霖都快急瘋

了，派了好些精兵出去都沒能找到他。 

是以，現在軍營裏的人都知道神箭營那個新來的就是三王爺顧今朝，當年差點當

了太子的人。 

虞柏舟等人不僅護送顧今朝安全回營，且立下軍功，當天晚上他們五人便被破格

提拔為將軍。 

不過將軍也分三五九等，他們被封的將軍是將軍中排名最末尾的，倒是虞柏舟另

外還被任命兼神箭營統領，身負重任。 

先前顧今朝答應素素的雞腿，也履行承諾給她送了過來。 

營帳內，泡腳小分隊在試穿將軍鎧甲，三人都高興得不亦樂乎，素素則賣力的啃

雞腿。這兩日她沒睡好，也沒吃好，這會兒她的胃就像是一個無底洞，怎麼都填

不滿。 

見素素吃得太急，幾番嗆著，虞柏舟坐在她身邊便給她順氣，囑咐她，「慢點吃，

慢點吃，沒人跟妳搶。」 

素素含著食物「嗚嗚」點頭，遞給他一隻雞腿。 

虞柏舟用手擋開，聲音溫和，「等妳吃完我再吃。」 

顧今朝掀開帷幔走進來時，已經換了一身氣派的衣服。都說人靠衣裝，他渾身氣

質都變得高貴大氣起來。 

他到底是個王爺，虞柏舟拉著素素跪下，泡腳小分隊也趕忙放下手中的鎧甲，先

給顧今朝磕頭。 

素素拿著兩隻雞腿跪下，還不忘埋頭大吃。 

顧今朝的侍衛指著素素喝道：「大膽小將！竟敢對王爺不敬！」 

素素口裏都是雞腿肉，根本沒辦法說話，她拿一雙大眼睛無辜的看著那侍衛，想

說話不能說話的感覺真是不好，一急就被嗆住，噴了那侍衛一身的雞腿肉。 

侍衛急得直跳腳，他真想一劍砍了她。 

顧今朝屏退左右，伸手想去扶素素起來，只是他的手還沒扶到她的胳膊，就感受

到虞柏舟冷厲的目光，他咳了一聲，很無奈轉過方向扶虞柏舟。 

素素略帶敵意的將顧今朝給推開，「不准碰我家柏舟！」言下之意是「柏舟是我

的」！ 

可不是她疑神疑鬼，前兩天在涼亭，她耳朵尖，聽見李大狗勸說顧今朝，讓他捨

了當柏舟小妾的念頭。 



她不會容忍柏舟娶她以外的女人，更不能容忍情敵是個男人。 

顧今朝很尷尬的縮回手，開口讓他們都起身坐下。 

虞柏舟坐在條凳上，素素為了宣誓主權，當著顧今朝的面兒一屁股坐在虞柏舟腿

上，還以一種小女人的姿勢勾著虞柏舟的脖頸。 

一屋子的男人盯著素素，她半點沒有要從虞柏舟腿上下來的意思。 

蘇周實在看不下去了，「素爺，王爺要跟我們說話，妳下來，好好坐著成不？」 

素素看了眼顧今朝，「呵呵」一聲，「不成！爺我就喜歡這麼坐！」 

顧今朝無奈的擺擺手，「隨她、隨她。」 

虞柏舟倒是無所謂，他攬著素素的腰，一本正經的問顧今朝，「王爺是想跟我們

說什麼？」 

顧今朝看著素素的坐姿，實在正經不起來。他咳了咳，盯著虞柏舟的眼睛，盡量

不去看素素，以免分神。「本王在涼城安插了細作，據細作來報，伊瓦塔打算再

出動一千鐵騎跟我們對戰。」 

「又一千！前幾場光幾百鐵騎咱們就都快受不了了！」莊牛驚呼。 

顧今朝道：「所以我想問問虞將軍，有沒有什麼辦法能破他們的一千五百鐵騎。」 

「鐵騎軍以一敵十，除非我們也有相應的鐵騎對陣，否則僅靠我軍人力……難。」

虞柏舟想了想，又說：「不過，我有一物可對陣敵軍，單單是它一個，便相當於

一百鐵騎。」 

「何物？」 

「回回炮。」虞柏舟道：「我曾在一本西域軍書裏看過回回炮的相關記載，此物

主用於攻城，能將百斤巨石投射出近十幾丈，因其體積龐大，構造複雜，幾乎無

人用過。若能成功做成一架，必定能滅大奴鐵騎的威風。」 

「那回回炮長何模樣？」顧今朝問道。 

虞柏舟拍拍素素的肩膀，吩咐她去拿紙筆，素素乖巧的從他雙膝上跳下來，給他

拿了紙筆過來。 

他簡單畫了一下回回炮的造型，交給顧今朝。 

回回炮構架間有固定的橫軸，上有與軸垂直的槓桿，可繞軸自由轉動，槓桿短臂

上固定一個重物，長臂末端有石袋用於裝巨石，投射巨石時，用絞車把長臂向後

拉至水準，隨後放開，石袋會迅速升起，當短臂重錘完全落下，石頭便會飛出去。 

顧今朝覺得這東西十分有意思，「好，明日一早本王便差人去做。」 

「我估計，短時間內我軍只能造出一輛，一輛回回炮想打散鐵騎是沒問題，可想

徹底攻破鐵騎軍陣有些困難，畢竟人的體型和靈活度不足，不可能同動物一般鑽

過馬腹。」虞柏舟道。 

素素捏著下巴想了想，「柏舟，人不行，咱們可以讓狗去啊！咱們在狗的背上綁

一把刀，狗衝過去的時候刀刃就能割到馬腹，到時候馬兒們受驚，哪裏還有心情

幫人打仗啊！」 

眾人：「……」 

一屋子的男人都用一種不可思議的目光盯著素素。 



素素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難道她出了個蠢主意？她伸出手擋住自己的臉，「你

們別這樣看著人家嘛，人家就隨口這麼一說……」 

「素素，妳這提議很好。」虞柏舟從沒想過用狗去攻鐵騎陣，細細一琢磨，覺得

她這個辦法可行。 

「可是……得要多少狗才行啊？」李大狗懵了，見過馬上戰場，還從沒見過狗上

戰場呢，那些看家狗能幹啥啊？ 

「最少也要六百隻。」虞柏舟沉吟道。 

「狗聽主人的話，我們要如何才能在短時間內將其馴化？」顧今朝也提出問題。 

素素看傻子一樣看他，「王爺您笨啊！狗看見骨頭就跑，哪裏還用馴化？有骨頭

就行了。」 

顧今朝的腦子一時沒轉過彎，「可是要怎樣才能保證狗在戰場上能一直看著骨

頭？」 

素素都氣得不知說什麼好了，有見過笨的，沒見過這麼笨的。 

 

 

七日後，軍營裏進了七百條大黃狗，都是顧今朝讓人從附近的村子裏討來的。 

村民們本有些不願意，這些看家狗都養出了感情，哪裏捨得送給軍爺們吃啊？ 

雖然士兵們去借狗時說是要用狗打仗，而不是要吃的，可村民們都不信。狗要是

能打仗，還要人幹麼？ 

大戰前一日，第一輛回回炮在虞柏舟的指導下成功造了出來，不過這輛回回炮有

缺陷，只能將石頭射出不到十丈的距離。 

素素那邊更是忙得不可開交，她餵完七百條狗後，開始往狗身上綁刀和骨頭。 

她用繩子將刀柄綁在狗身上，刀尖直立朝上，到時狗一從馬腹下鑽過，鋒利的刀

尖保准能劃破馬肚子。 

綁好刀，素素又往狗身上綁了一根細竹竿，竹竿壓在狗背上，末端超出狗頭三指

長，她將骨頭綁在竹子末端，這樣，骨頭就會一直吊在狗的眼睛前方，狗就會以

為骨頭在牠前面，牠就會一直賣力的往前跑。 

七百條狗分別由七百名士兵牽著，幫狗狗們裝備好，忙完已經是卯時。 

素素手裏握著馴狗的鞭子，穿著一身銀色的鎧甲，問狗，「狗將軍們！你們就要

上戰場了，怕不怕！」 

士兵們：「……」素爺吼得倒是挺有氣勢的，可是沒有狗理她。 

沒有狗回應，素素有點尷尬，其中有隻大黃狗是素素在村裏餵過的，素素認得牠。 

素素摸摸那隻大黃狗的狗頭，低聲說：「狗兄，你叫一聲，為我漲漲氣勢。」 

大黃狗像是聽懂了她的話，對著天空「嗷嗷」叫了兩聲，隨後，幾百條狗便「汪

汪汪」地叫了起來。 

那狗吠聲驚天動地，氣勢凌雲。 

那些整裝待發的士兵們聽見狗吠，都想：媽的，這一仗一定要好好打！不能被狗

給比下去了！ 



素素如今也是個將軍了，手上有些兵力。她手下一名士兵上前問她，「素爺，您

是要騎青驄馬還是棗馬？」 

素素摸著下巴想了想，「我能騎毛驢嗎？」 

「……」士兵以為自己聽錯了，拱手繼續問她，「素爺，您是要騎什麼馬？」 

「毛驢毛驢！」素素忽然發現軍營裏笨的不只顧今朝一個人，她手下的士兵也笨

笨的。這種情況下，騎毛驢可比騎馬有用多了。 

那士兵愣住，盯著素素好半晌才為難地開口道：「素爺，不然……還是給您牽一

匹馬吧？西域寶馬，三王爺特意吩咐要留給您的。」這要是騎著毛驢上戰場，像

個什麼樣子啊？ 

再者，素爺若是受了傷，回頭三王爺一定拿他們開刀啊！ 

素素抽出自己腰間的刀，用刀背拍了拍那士兵的頭，她歎了聲氣，學著老夫子的

口氣教育他，「無知！無知！還不下去給本將軍準備毛驢！」 

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更凶橫，素素特意將眼睛瞪大，以此震懾部下。 

那士兵好無奈，只好去把火頭營拉石磨的毛驢給素素牽了過來。 

素素牽過毛驢，摸了摸黑驢的腦袋，拿自己的臉在牠臉上蹭了蹭。這頭毛驢也算

跟素素認識，素素每次去火頭營偷食物時都能看見這頭毛驢，有時候素素高興

了，還給毛驢扔條胡蘿蔔。 

素素給毛驢取名叫「毛將軍」，跟著她的狗是「狗將軍」，但凡是跟著她一起打仗

的，在她心裏都是大將軍！ 

 

正午時分，大軍浩浩蕩蕩前往戰場。 

有了前幾次的經驗，虞柏舟將神箭營安排在中軍跟前軍之間，神箭營的士兵個個

用箭如神，損失一個他都覺得可惜，所以這次他將神箭營居中安插，不僅能讓軍

士射箭，也相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 

虞柏舟還特意給每個神箭營軍士配了一個副手，副手們負責準備火箭—— 這也

是虞柏舟第一次嘗試以火箭攻敵。 

在箭鏃上裹一層紗布，紗布裏包裹著硝石等易燃物，點燃紗布將箭射出去，能對

敵人造成很大的損傷。 

顧今朝親臨戰場指揮，他按照虞柏舟一早定下的計畫指揮下令。 

第一撥，大奴步兵上前攻陣，大齊神箭營射出火箭，將其逼退。 

第二撥，大奴弓箭手對陣大齊弓箭手跟火箭陣，大奴弓箭陣很快敗下陣去！ 

大奴連輸兩撥，伊瓦塔也感覺到不對。這一場仗同前兩次不同，大齊軍隊的陣法

明顯有所改變，而且比前兩次還要犀利。伊瓦塔忍無可忍，親率三千精銳鐵騎上

前叫陣。 

他看著齊軍軍隊裏的回回炮，又打量了一眼中軍陣列裏騎著棗馬、金甲著身的顧

今朝，笑道：「怎麼？大齊國的將軍都死完了嗎？輪到一個小娃娃來指揮？」 

「小娃娃？也對，您是能當本王叔叔的人了，年歲已大，該回大奴養老了。」顧

今朝輕蔑一笑。 



伊瓦塔抽出寶刀拍在馬背上，身下戰馬一陣嘶鳴，牛角號角淒厲長鳴，他一馬當

先衝了出來，身後的鐵騎頓時如海潮般湧了上來。 

顧今朝下令發射回回炮，回回炮投射一枚百斤巨石頗費些力氣，一炮出去雖打亂

了對方鐵騎陣營，可大奴鐵騎很快又齊整列隊，恢復原來的一字陣，朝著大齊軍

隊席捲而來。 

大奴鐵騎浩浩蕩蕩，連火箭都阻擋不住，大齊士兵被迫朝後退，更有些士兵聽見

那鏗鏘的馬蹄聲都嚇破了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就在這個時候，顧今朝下令，前軍、中軍往後及兩側退，讓出一條大道來。 

伊瓦塔以為顧今朝是怕了，直接讓開路認輸。 

殊不知戰場上塵煙滾滾漸漸平息之後，一陣驚天動地的「汪汪」聲越來越近。 

片刻後，一名穿著銀色盔甲、手持大刀的小將軍騎著毛驢帶著幾百條狗「得得得」

的衝了過來。 

伊瓦塔以為自己眼花了，揉了揉眼睛發現自己沒看錯，是狗，不是一群兩群，而

是幾百條狗。 

他再定睛一看，那些狗背上都綁著一把刀，明晃晃的刀尖朝上，每一隻狗的狗頭

前都掛了一根骨頭，狗兒們為了追眼前的骨頭便沿著直線往前衝。 

素素騎著毛驢，揮著手中的刀大吼，「毛將軍衝啊！狗將軍們衝啊！跑跑跑！加

油跑！」 

有好些狗的狗骨頭掉了，就想去搶旁邊狗的骨頭，於是一群狗不受控制的亂跑，

即便如此，那群狗還是衝進了大奴鐵騎軍陣。 

狗將軍們浩浩蕩蕩從戰馬的腹下鑽過去，牠們背上直立的刀刃便割在馬兒的下

腹，刀刃受到馬腹的阻力「叮叮噹噹」掉了一地，達到了割傷馬腹的作戰目標。 

有些狗的刀掉了之後，看見馬頗有不爽情緒，就成群結隊去咬馬腿，聰明點的狗

還跳起來衝著馬上的鐵騎兵狂吠，嚇得那些士兵、戰馬慌了神，在軍陣裏一陣橫

衝直撞。 

好些大奴士兵掉落馬背，一時間混亂不堪，狗將軍們以為掉落馬的大奴士兵要跟

牠們搶骨頭，又成群結隊去咬大奴士兵。 

你一口我一口，大家都是好狗狗。 

你咬臉，我咬手，大家一起咬咬咬…… 

素素揮著刀騎著毛驢，直奔伊瓦塔而去。上一次她差點活捉了伊瓦塔，這一次她

只有一個信念，就是殺了伊瓦塔，幫柏舟奪回涼城，讓涼城周邊百姓都過上有肉

吃的好日子！ 

虞柏舟和顧今朝看見素素騎著毛驢衝過去，一張臉都嚇白了。伊瓦塔騎著的是大

奴國的寶馬，征戰沙場無數，素素騎在毛驢上怎麼可能是伊瓦塔的對手？首先在

氣勢上就輸了一大截啊！ 

虞柏舟翻身上馬，跟顧今朝對視一眼，隨後帶著泡腳小分隊和一隊騎兵衝進了混

亂的鐵騎軍陣中，跟大奴士兵廝殺在一起。 

戰場上淒厲慘叫聲不斷，大多都是被狗給咬的。 



大齊士兵見狗將軍們破了鐵騎軍陣，方才丟掉的信心頓時回來了，紛紛舉著手中

的兵器，大吼一聲「殺殺殺」！ 

一時間軍中士兵一腔熱血沸騰，都抱著「不能輸給狗」的心態誓死拚殺。 

素素的毛驢氣勢凜然，絲毫不畏懼伊瓦塔的雄威戰馬，讓素素跟伊瓦塔對陣，幾

番交手下來也沒輸半分氣勢。 

伊瓦塔的戰馬對著素素的小毛驢一陣嘶鳴恐嚇，小毛驢體型小卻膽子大，秉著一

股倔脾氣不停地拿後蹄子踢馬屁股。 

素素跟伊瓦塔在對戰，小毛驢就抬起蹄子一個勁兒的踹戰馬，高傲的戰馬忍無可

忍，一頭朝著毛驢撞去，伊瓦塔沒坐穩，從馬背上摔了下去。 

那匹戰馬被毛驢激怒了，開始跟牠對踢，素素在毛驢的背上差點被抖下來。素素

這會兒拽著韁繩，給毛驢加油助威，「毛將軍加油！踢牠屁股！踢牠屁股！」 

毛驢果然按照素素的指揮，屁股一撅，同時抬起兩條後腿踢，「咚」一下踹在戰

馬屁股上。 

這時，摔下馬背的伊瓦塔正準備翻身起來，就看見他的戰馬踉蹌朝著他倒了過

來，一蹄子踏在了他的腿上。 

被馬蹄子這麼一踏，伊瓦塔疼得「啊」了一聲，腿骨被他自己的馬給踩斷了。 

素素就趁著這個機會，將馬鞭揮了出去，把伊瓦塔死死套住，騎著毛驢拖著他往

回走。等回到大軍主軍，她揮動著手中的馬鞭跟顧今朝炫耀，「王爺王爺，我抓

到了伊瓦塔！」 

顧今朝鬆了口氣，招手吩咐人將伊瓦塔綁了起來。 

這場戰打得混亂，也勝得漂亮，功勞主歸素素跟虞柏舟。大奴單于被捉，莫過於

是大奴歷史上的一大恥辱。顧今朝見證了素素活捉伊瓦塔，內心感歎，不怪伊瓦

塔沒用，實在是素素太不按常理出牌，誰都想不出她下一步要做什麼。 

戰爭結束後，顧今朝跟虞柏舟才明白素素為什麼會放棄寶馬，而選擇毛驢。 

馬為同類，馬兒見到比自己能幹的馬也會自卑，素素不敢確定自己的馬會不會比

伊瓦塔的戰馬強，為了保險起見，她便選擇了脾氣倔的毛驢。 

毛驢發起倔來，可是十匹馬都拉不回的。 

馬兒跟牠耀武揚威，即使毛驢自己不是對手，牠也會雄赳赳、氣昂昂的跟對方叫

囂，至少，牠不會懼怕對方。在戰場上鬥狠，如果連坐騎都沒了底氣，坐騎上的

人也會跟著受累。 

就如伊瓦塔跟他的馬，那匹戰馬高傲，一旦發起脾氣來，連主人都不顧！ 

經過大半年的僵持，大齊總算收回涼城，顧今朝帶著齊軍入駐城中，開始對被大

奴霸佔了一年有餘的涼城進行整治。 

七百隻狗最後剩下三百隻，死了的狗英雄顧今朝不僅給了封號，還給了主人家裏

津貼，活著的三百隻也都被士兵送回主人家。 

素素相熟的那隻大黃狗因為沒有主人了，她跟虞柏舟合計了一下，打算養著大黃

狗。 

因為此戰役的成功，素素、虞柏舟分別被提拔為左右將軍，僅在驃騎將軍、車騎



將軍、衛成衛大將軍之下。 

大軍進入涼城那日，素素抱著大黃狗，騎著毛將軍緩緩入城。三十幾位將軍都是

騎高頭大馬，只有素素騎著毛驢，城道兩側的百姓紛紛對著素素指指點點。 

「你們瞧那位銀甲將軍，騎著毛驢抱著狗！」 

「我頭一次見騎毛驢的將軍！」 

「聽說就是這位將軍騎著毛驢、帶著幾百條狗攻破了大奴鐵騎陣！」 

素素沿途聽到百姓對她的稱頌，好不得意，原來當將軍就是這麼個滋味呀！ 

第二十三章 將軍房裏的丫鬟 

顧今朝、顧霖兩位王爺被安頓去了涼城行宮，素素和虞柏舟、泡腳小分隊以及其

他將軍被安排在郡守府落腳。 

考慮到素素是未出閣的姑娘，顧今朝特意吩咐郡守給素素分了一間獨立的庭院。 

素素的庭院喚名「梅香閣」，院中花香馥郁，綠樹成蔭。她在軍營裏待久了，都

忘記了現在已經入夏。 

每個將軍分配五個丫鬟伺候，素素一推門進去，五名丫鬟便列成一排對著她行禮。 

屋內的圓桌上擺了好些吃食，全是她愛吃的東西，有糯米團子、紅燒雞腿、紅燒

肘子，還有一大桶白米飯！ 

素素搓搓手迫不及待地坐下來，拿起兩個糯米團子塞進嘴裏。團子雖一樣是糯米

做的，卻不是她記憶中的味道，不過素素也不講究，又直接用手抓了一隻雞腿往

嘴裏送。吃到高興處，衝著幾個丫鬟含含糊糊道：「添飯，給本將軍添飯！」 

丫鬟們忙不迭給她添飯，素素就著紅燒肘子的湯汁吃了一碗又一碗的白米飯，整

整一桶白米飯被她一口氣吃了個乾淨，一粒米都不剩。 

丫鬟們看著素素的吃相，都被嚇壞了。 

素素捧著圓滾滾的肚子在柔軟的榻上滾了滾，舒舒服服的長歎一口氣，「好久好

久都沒睡這麼軟的床榻啦！」 

她躺在床榻上休息的工夫，丫鬟們已經取來浴桶，往裏面添好了熱水。 

為首的丫鬟上前對素素稟報，「將軍，洗澡水已備好，請將軍沐浴更衣。」 

素素懶洋洋地從榻上坐起來，抬起自己胳膊聞了聞，她都好幾天沒洗澡了，真是

髒死了！ 

她點點頭站起來，伸開雙臂讓丫鬟們開始替她脫衣服。 

衣服脫到一半，為首那名叫雨燕的丫鬟盯著素素的胸脯道：「將軍身板可真結實。」

說著一雙小手還往她胸脯上摁了一下。 

素素嚇了一跳，一把將雨燕的手打開，捂著自己胸口怒視著她，「妳幹什麼？」

做什麼要摸人家這裏…… 

將軍發怒，丫鬟們嚇壞了，紛紛對素素跪下，「將軍恕罪，將軍恕罪。」 

素素看著丫鬟們一臉無辜，歎了口氣，大剌剌地揮揮手，「起來吧、起來吧，妳

們都出去，我自己洗。」 

「將軍。」雨燕對著素素道：「奴婢們都是郡守精挑細選的，若雨燕入不了您的

眼，您至少得留下一個伺候您沐浴更衣，伺候您……就寢。」 



素素整理一下自己衣襟，低頭看著她們，「不用了，本將軍有手有腳，可以自己

洗。我都還沒吃晚飯呢，這麼早睡覺做什麼？」 

丫鬟們一愣，剛吃完那一桌東西，晚上還要吃？ 

雨燕繼續道：「郡守大人吩咐，我們五人之中必須得留下一個人，否則我們五人

都會受罰，免不了又是幾十板子。」 

素素一聽這群丫鬟要被打板子，心裏頓時軟了下來。她想了一下，然後指著雨燕

道：「那就妳留下，其他人都出去。」 

「是，將軍。」 

等其餘幾名丫鬟出去後，素素對雨燕道：「妳就待在屏風外面，不許偷看我洗澡！

不然……不然我就……」素素捏了捏拳頭，恐嚇她，「不然我就打妳哦！」 

除了她娘跟肥肥外，沒有女人看過她的身子。 

「奴婢遵命。」雨燕對素素福了福身子。 

素素走進屏風後，抓了兩把花瓣丟進浴桶裏，隨後將頭髮用簪子高高綰起，脫了

裏衫和肚兜進了浴桶。 

浴桶裏的水溫熱，伴著花瓣的清香，讓素素覺得十分舒服。 

屏風後熱氣氤氳，身子一放鬆，素素便昏昏欲睡。 

她坐在浴桶裏快要睡著時，忽地有雙白嫩的小手扶上她的肩背，捏了捏她痠疼的

臂膀，那人的嘴還貼著她的耳朵，呵氣如蘭——  

「將軍，舒服嗎？」 

素素大喘一口氣，「舒服！」然後她猛地一顫，徹底清醒過來。 

她拍了拍浴桶裏的水，「啊」了一聲，「誰讓妳進來的？剛才不是說好不進來的嗎？

妳給我出去！出去！出去！」 

雨燕被素素的驚吼聲嚇住，忙不迭地退了出去。她退出屏風後抹了一把臉上的洗

澡水，歎了聲氣，難道是這位將軍在軍營裏待久了，那裏出了什麼問題？ 

她想了又想，覺得不對，一般出征在外的男人都憋久了，見到主動送上門的女人

應該把持不住，而這位將軍……忍耐力也太好了。 

雨燕想了想，可能是將軍他不太喜歡在洗澡的時候被打擾…… 

郡守交給她的任務她一定得完成，再說把身子給了將軍，指不定還能得到將軍青

睞，成為將軍夫人。這麼一想，雨燕又平靜下來，準備實施下一步計畫。 

素素洗完澡出來，雨燕已經給她備好了更換的乾淨衣服，她替素素穿外衣時，手

指在素素的腰背上不停的摩挲、輕畫，讓素素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素素實在忍無可忍，「姊姊，妳會不會穿衣服啊？」 

雨燕一陣尷尬，趕緊替她穿上衣服。 

穿好衣服，素素轉身的時候，雨燕假裝跌倒，素素身手敏捷扶了她一把，於是雨

燕就順手勾住了素素的脖頸。 

雨燕滿臉羞紅，聲音嬌嫩得幾乎要滴出水來，「將軍，奴婢突然頭有些暈，您抱

奴婢去榻上歇一會可好？」 

「哦，好。」素素一把將雨燕舉起來扛在肩上，朝著床榻走去。 



雨燕大喜，將軍好粗獷！將軍嘴上說不要，身子卻誠實得很呢。 

素素將雨燕放在床榻上，雨燕用力將她往下一拽，素素沒穩住身子，壓在雨燕身

上，然後素素的腰扭了一下，好半晌沒緩過來。 

雨燕以為素素是抵擋不住自己的誘惑，伸手開始解素素的衣帶，她的聲音嬌滴

滴，「將軍，郡守大人念您征戰辛苦，半載沒碰過女人，就把奴婢賜給了將軍。

此刻起，奴婢便是你的人了，雨燕不求得到將軍的賞賜，只希望將軍能感受到雨

燕的真誠……」 

素素大概知道這雨燕這是要幹麼了，敢情她是想跟自己「嘖嘖」，還想跟自己生

孩子？ 

素素撐著腰從床榻上起來，吞了口唾沫看著她，「妳妳妳妳妳……別別別……我

不跟妳生孩子！」 

「將軍……您是嫌棄奴婢不美嗎？」 

素素看了她一眼，嘴角一抽，扶額道：「妳……沒我美，趕緊走、趕緊走！」 

雨燕受挫，從榻上起來，擰著自己的衣襟，抿嘴嚶嚀了一聲，一跺腳從素素身邊

跑了出去。 

她跑到門口的時候，素素伸手叫住她，「妳，等等！」 

雨燕抱著一絲希望回頭，衝著素素拋了一個媚眼。 

素素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問她，「郡守給每個將軍都安排了妳們這樣的……丫鬟

嗎？」 

雨燕的心拔涼拔涼的，她點點頭，「是，衛大將軍要了十個丫鬟過去。」 

「……」素素腦補了一下衛大將軍跟十個丫鬟生孩子的情景，揉了揉胸口，莫名

有點佩服衛大將軍，太厲害了！ 

素素馬上就想到了虞柏舟，那是不是柏舟也有五個丫鬟伺候？有五個丫鬟給他洗

澡？還有五個丫鬟一起跟他生、孩、子！ 

素素心裏一緊，趕緊衝出房間，只是衝出庭院後她又拐了回來，從房裏取了一把

殺敵的寶刀。 

哪個女人敢勾引柏舟，她就把哪個女人扔出去！然後削了她們的頭髮，讓她們當

尼姑！ 

虞柏舟的院子外有士兵把守，士兵們都認得素素，即便如此，這個時間他們也不

能放素素進去，總不能讓素爺壞了虞將軍的雅興啊！ 

一名士兵嘻皮笑臉地對素素道：「素爺，您要是那五個不夠，再讓郡守給你來兩

個？」 

素素扠著腰看著士兵，「你們都給我讓開，我要找柏舟！」她氣鼓鼓地，郡守大

人可真討厭，竟然安排女人跟她搶男人！ 

另一名士兵見素素堅持要進去，勸她道：「爺，都是男人，您也體諒一下虞將軍，

他都大半年沒吃葷，都憋壞了！」 

素素咬著牙看著他們，「你們老實告訴我，柏舟是不是在裏面跟丫鬟生孩子？」 

士兵壞笑道：「生不生孩子，還得看運氣，裏邊五個要是有一個懷上了，那可就



是將軍夫人了，要是五個都懷上了，可能都會被收進將軍府。」 

素素攥緊手中的刀，已經忍無可忍！ 

她一把將士兵給推開，怒髮衝冠地走了進去，她穿過迴廊走過花園，「砰」一聲

將虞柏舟的房門一腳給踹開。 

一踹開門，她就看見了不得了的一幕——  

五名丫鬟跪成一排，頭頂舉著一盆水，其中有兩個丫鬟鼻青臉腫的，看見素素紛

紛垂下頭去。 

那鼻青臉腫的兩名丫鬟是趁著虞柏舟沐浴時闖了進去，好在虞柏舟手快扯過外衣

披上，才為自己守住了清白，但那兩名丫鬟絲毫不知收斂，待他沐浴出來後，帶

著其他丫鬟過來扒他的衣服。 

虞柏舟從未見過如此不知羞恥的女子，當下忍無可忍地給了兩拳過去。雖說男人

打女人不光彩，但他也不需理會別人眼中的自己是什麼樣的，哪怕他在別人眼中

是十惡不赦，可只要在素素眼中他是好的，這就足夠了。他要是縱容這些女人扒

了他的衣服，素素還不得一哭二鬧三上吊啊？ 

他的想法很簡單，只要惹他或素素不痛快，即便對方是女人他也不會姑息。在他

眼裏，全天下只有他娘跟素素是女人。 

素素進來時，見虞柏舟卸了盔甲，換了一身白衫，腰束金絲帶，髮髻高綰，手執

畫筆，俯身在窗前的紅漆楠木書案前不知在畫什麼。 

窗前的楠木几案上蘭花開得正盛，虞柏舟左手邊的窗子開了一扇，風吹進來，將

他額前髮絲吹得一飄一飄的。 

虞柏舟本就長得白淨，即使在戰場上風吹日曬，他的臉較之其他人依舊白淨出

挑。這些日子素素注重敷臉保養，可虞柏舟每日也就用清水洗把臉，皮膚卻比她

還好一點…… 

若是換了別的男人，素素鐵定會嫉妒，可眼前這人是虞柏舟，她驕傲都還來不及。

褪去了滿是戰場風塵和金光甲冑，此時的虞柏舟白衣翩翩，舉手投足間透著股男

人的優雅氣質。 

經過半年的戰場歷練，他的個子猛竄高了一截，已經漸漸有了大男人的氣概。 

虞柏舟見素素來了，擱下手中畫筆，衝著她招手，「來，過來。」 

素素掃了一眼跪在門口的一排丫鬟，挺著胸膛走了過去。她走過去時還將佩刀往

書案上重重一拍，嚇得一群丫鬟身子一顫，盆中的洗澡水灑了出來，澆在了她們

肩膀上。 

丫鬟們嚇得魂不附體，這些將軍怎麼一個兩個都這麼暴力，還會打女人啊…… 

素素當著丫鬟們的面挽著虞柏舟的胳膊，甭提多親暱。她就是想讓這些丫鬟知

道，柏舟是她的男人！誰也搶不得！ 

丫鬟們打了個顫，繼續跪。 

素素撇過頭看虞柏舟的畫，「呀」了一聲。「柏舟，你這畫的是我啊！」 

虞柏舟輕咳了一聲，吩咐丫鬟們，「妳們，去院子裏跪。」 

「是。」丫鬟們舉著虞柏舟的洗澡水去了外面，頂著炎炎烈日繼續跪。 



虞柏舟摟著素素纖細的腰身，問她，「喜歡嗎？」 

畫上的素素身著銀色甲冑，手提一把鋒利佩刀，騎著一匹雄赳赳、氣昂昂的毛驢，

率領幾百條狗在塵煙滾滾的戰場上廝殺。 

那些奔馳的狗將軍猶如一頭頭上古凶猛惡獸，毛髮直立，英威不凡，滿眼肅殺之

意，雷霆萬鈞。 

素素身下的毛驢滿目凶光，騰空而起，空中烏雲沉沉，毛驢的凶橫目光同天上劈

下的雷霆交接，也如上古惡獸般，抬蹄間似能呼風喚雨，張嘴嘶鳴時似能震懾三

軍，讓風雲為之變色。 

驢背上的素素亂髮拂面，舉著鋒利的刀，張嘴嘶吼。 

整幅畫像是活的，栩栩如生，傻愣愣的素素變身成颯颯英姿、威馳戰場的戰神，

憨癡的倔毛驢化身威懾三軍的猛獸，一群漫無目的追骨頭的狗將軍們也在虞柏舟

的筆下變得凶橫肅殺。 

素素被這幅畫震懾住了，她沒想到自己在柏舟的筆下這麼英俊，毛將軍跟狗將軍

們也變了模樣，連氣勢都變了。 

素素捧著自己的小臉，激動道：「柏舟柏舟，原來我們這麼厲害啊！」 

「你們是此戰的功臣，在軍士們眼中，你們便如畫中一般威風。」虞柏舟對她道。 

素素道：「那……你多畫幾幅好不好？」 

「一幅不夠？」 

素素挺直胸膛，「不夠不夠，當然不夠，我要送給三王爺，還有泡腳小分隊，還

有幾位將軍！我要讓他們知道，柏舟你不僅會打仗，還會畫畫！」 

她這是想讓別人都看見她的颯颯英姿吧？虞柏舟想像著別的男人把素素的畫像

掛在房間裏欣賞的情景，心裏便覺得不自在。他蹙了蹙眉頭，「不准，我的畫，

不准妳送人。」 

素素愣了一下，然後一臉委屈的扁嘴看著他，「柏舟，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小氣

了？」 

虞柏舟沉著一張臉，伸手扶住她的後腦杓，「對妳我一向大方，對其他人我一向

小氣。素素，如果換了是我將自己的畫像送給其他姑娘，天天供其他姑娘欣賞，

妳會不會小氣？」 

素素想了一下，覺得他說的在理。她才不願意讓其他姑娘天天欣賞柏舟呢，柏舟

是她一個人的。 

被虞柏舟的畫這麼一打岔，素素差點忘記了自己來的目的，想到別的姑娘，這才

又想到那五個丫鬟的事。 

她環住虞柏舟的腰，下巴緊緊頂著他的胸膛，抬頭看著他，「柏舟，我沒來之前，

你有沒有跟那些丫鬟生孩子？她們有沒有看你的身子？」 

「妳覺得呢？」虞柏舟故意問她。 

「我覺得她們看了。」素素一雙眉頭緊緊蹙著，噘著嘴，「柏舟，你心裏還有我

嗎？你怎麼能讓其他姑娘看你的身子呢？我都沒給其他男人看！」 

「沒有，我沒給她們看，衣服是我自己脫的，身子也是我自己洗的。」虞柏舟一



聽素素拿自己跟他比較，忙解釋道。他要是真給其他女人看了身子，素素會不會

也去給其他男人看她的身子？ 

細思極恐，虞柏舟被這個想像嚇了一跳。 

素素生氣快，開心得也快。她就近親了一下虞柏舟那兩片冰涼的薄唇，舔了一口，

「柏舟你是不是吃糖啦，為什麼你的嘴這麼甜？」 

虞柏舟伸手環住她的腰，笑說：「那妳再舔舔，看看還有沒有甜味？」 

素素伸手圈住他的脖頸，踮起腳，伸出粉嫩嫩的舌頭在他嘴上又舔了舔，她咂咂

嘴，「真的好甜啊！」 

虞柏舟笑而不語，當然甜，他方才喝了一杯蜂蜜水。 

他將素素的腰往上一提，低頭輕輕吻住她，用牙齒溫柔磕碰著她的嘴唇，舌尖推

了推她軟嫩的舌。 

素素羞答答地閉上眼，任由虞柏舟「欺負」。 

距離上一次虞柏舟「咬」她，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這會她被他「啃」得很舒

服，便跳起來雙腿盤在他精壯的腰上。 

虞柏舟鬆開她，用手抱著她的腰，低聲問她，「對了，我給妳留了糯米團子。」 

「不要，我不要吃糯米團子。」素素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看著他，「柏舟，你吃我

吧！你繼續吃我！」素素將嘴噘起來，閉著眼睛對著他。 

「咳……」虞柏舟被自己的口水嗆住，用額頭親暱的頂了頂她的額頭，「別鬧了，

快下來。」 

素素用腿圈著他的腰，就是不下去，「不，我不下去，你再啃我一下下，就一小

下，好不好嘛柏舟。」 

「……好。」虞柏舟好無奈，他怕自己再親下去，會控制不住自己。 

他低下頭，在素素的嘴唇上輕輕又咬了一下。 

這個時候院子裏忽然傳來一陣哄鬧聲，一群丫鬟驚叫一聲，緊接著是水盆落地的

「匡噹」聲，隨後三個大男人咋咋呼呼的衝進了屋子裏。 

莊牛三人一路狂奔，「逃」到了虞柏舟的院子，一衝進屋裏就看見了素素跟虞柏

舟「嘖嘖」的一幕。 

素素跟虞柏舟同時扭過頭盯著他們，素素雙腿還盤在虞柏舟腰上，此刻她蹙著一

雙眉，滿是怨念的盯著三人。 

三人頓了一下，最先反應過來的是莊牛，他對著兩人尷尬笑笑，「你們繼續、繼

續，咱們啥也沒看到、啥也沒看到。」說著，拽著蘇周跟李大狗的胳膊往外走。 

「等等！」素素叫住他們，見三人乖乖定在原位，便當著他們的面主動啃了一下

虞柏舟的嘴，大剌剌地道：「沒看到就再看一次！現在你們看到了嗎？」 

三人欲哭無淚，素爺真是太豪放了！ 

虞柏舟拍拍素素的腰，示意她下來。 

素素從虞柏舟身上跳下來後，仍舊死死拽著他的胳膊，死都不放開。 

虞柏舟問莊牛，「你們為何如此慌張？」 

「咱們……咱們被包圍了！」莊牛道。 



「不不不……我們快淪陷了！」李大狗接話說。 

「老大，我們快被……逼死了！」蘇周聲音裏帶著哭腔。 

素素這時候才發現，三人都衣衫不整的。 

虞柏舟冷冷掃了一圈衣衫不整的三人，正準備發火——  

莊牛搶先捂著自己胸口道：「老大，俺也想衣衫整齊，可俺也是被逼無奈啊！那

群女人太剽悍，衝上來就往俺身上撲，還扒俺的衣服！俺不跟她們好，她們還說

俺有問題！」 

李大狗扁著嘴也道：「老大，我差點清白不保，我還想留著清白之身回去娶翠翠

呢！」 

蘇周也捂著胸口跟虞柏舟訴苦，「老大，我不是那種隨便的人，可是那群女人也

太隨便了！」 

虞柏舟咳了一聲，看來不只他房裏的丫鬟「厚顏無恥」，其他將軍房裏的丫鬟也

半斤八兩。 

素素風風火火趕來，必然也是因為她房裏的丫鬟對她做了什麼。 

素素十分同情他們，「你們這不是已經逃出包圍了嗎？還怕什麼？」 

她的話剛說完，院子裏就傳來一陣鶯鶯燕燕的聲音，一群穿著打扮妖豔的女子握

著手巾從外面衝了進來，拉著泡腳小分隊又是一陣撕扯。 

素素看著眼前的景象一時愣住，這一下衝進來十幾、二十個姑娘，對著泡腳小分

隊就一陣哄搶，那感覺就像一群狗將軍在搶骨頭似的。 

莊牛被一群姑娘摁在門板上，急得衝著素素大喊，「素爺，救救俺！」 

「妳們走開！妳們給我走開！」 

「再不走開我殺人了啊！」 

「哎喲將軍，您別不好意思，姊妹們會好好伺候您的。」 

「姊妹們，那裏還有兩個！趕緊的去伺候兩位軍爺！」 

話聲剛落，幾名女子便朝著虞柏舟跟素素逼近。 

素素跟惡狼護食一般，抽出自己的刀護在虞柏舟面前，見她們步步進逼，乾脆一

刀劈開身旁的几案，蘭花花盆「匡噹」碎了一地。 

「妳們再不滾，老子殺人啦！」素素粗獷地一吼，將一屋子的女人都震懾住。 

素素見這群女人杵在原地不動，又拿刀砍碎了旁邊一只花瓶，「老子放狗殺人

啦！」 

其中一個丫鬟指著素素小聲道：「他就是那位騎著毛驢、帶狗上戰場的蘇將

軍……」 

「聽說不近女色……」 

這群丫鬟沒轍，最後提著裙襬，灰頭灰臉的跑了。 

泡腳小分隊一臉感激的看著素素，差點沒給素素跪下。 

「素爺，您是俺的救命恩人！俺媳婦兒要是知道俺跟其他女人好，一定會殺了

俺！」莊牛理了理自己的衣襟說道。 

李大狗緊了緊自己的腰帶，嘀咕道：「要是翠翠有她們一半主動就好了……」 



蘇周歎了一聲氣，一直重複一句話，「我不是隨便的人，不是隨便的人……」其

實他差點就忍不住了。 

莊牛驚魂未定，拍了拍自己胸脯，對著虞柏舟豎拇指，「還是老大厲害，咱們三

個差點就把持不住，無奈之下才逃來這裏。」 

虞柏舟給素素倒了杯蜂蜜水，讓她平息情緒，隨後對著他們三人不緊不慢地道：

「不過是些受命伺候人的丫鬟，要是真不想，打了便是。」 

三人心裏似被馬蹄踹了一下，怔怔看著他，一臉驚訝，「老大，你打女人？！」 

「打了，如何？」 

然後三人扭過頭齊刷刷看著素素，等著素素做出反應，沒想到素素喝了蜂蜜水，

放下水杯拽著虞柏舟的胳膊高興道——  

「柏舟打得好！」 

虞柏舟笑道：「她們要是扒了我的衣服，妳還不得剃了她們的頭髮？為了不讓妳

被人說成善妒惡女，我只好委屈一點做一個無良男子了。」 

泡腳小分隊：「……」老大果真不愧是老大，哄女人的功夫可真是爐火純青啊，

明明打了女人，還說得那麼冠冕堂皇。 

三人在房間裏找了個位子坐下，都覺得有些奇怪。 

「這郡守府的丫鬟可真是與眾不同啊。」莊牛在桌上拿了一個糯米團子，塞進嘴

裏。 

恰好被素素瞧見了，她走過去拍了一下莊牛的手，端過虞柏舟特地給她留的糯米

團子，盯著莊牛道：「不准偷吃我的團子！」 

素素下手一向重，莊牛被她那麼一拍，整個手背都腫了。他揉了揉紅腫的手背，

一臉委屈道：「不吃就不吃，素爺，您說話就不能不動手嗎？瞧，俺的手背都被

妳拍紅了！」 

素素哼了一聲，「讓你長記性！」 

她端著糯米團子回到虞柏舟身邊，拿起一個塞進自己嘴裏，腮幫子鼓鼓的，說話

則含含糊糊，「是啊，我家肥肥就不會跟她們一樣放肆，我家的丫鬟要是敢跟她

們一樣，早就被我娘打得屁股開花啦！」 

「大狗，你去看看其他將軍那裏，是否也有這樣的丫鬟。」虞柏舟隱約感覺到不

對，就他所知，涼城的游郡守素來處事穩重，怎麼會安排這些丫鬟？ 

李大狗捂著自己的胸，可憐兮兮地看著虞柏舟，「老大，我出去了還能安全回來

嗎？」 

「素素，把妳的刀給他。」虞柏舟吩咐道，見素素很大方的將佩刀扔給了李大狗，

又沉著眸子繼續說：「要是還有女人敢過來對你放肆，就用這把刀。」 

「殺女人啊？老大，這太殘忍啦！」 

「誰讓你殺了，嚇唬人你不會嗎？」虞柏舟一臉無奈地看著他。 

李大狗「哦」了一聲，攥著刀走了出去。 

一刻鐘後，他卻慌慌張張地跑回來，「老大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他衝進來的時候被門檻絆倒，整個人趴在地上跌了個狗吃屎，莊牛趕緊將他從地



上撈起來，替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塵。 

李大狗站起來，喘了口氣對虞柏舟說：「死了！死人了！驃騎將軍死了兩個，車

騎將軍死了一個，就衛大將軍也死了……」 

 


